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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生态♦

中国植被调查、分类与植被志研编进展*

温远光1,2**,周晓果1,孙冬婧1,王 磊2

(1.广西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广西南宁 530007;2.广西大学林学院,广西森林生态与保育重点实验室,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开展全国性植被清查、分类和植被志研编是一项重大的科学工程,可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性治理和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本文介绍了中国植被调查的历史和现状,主要植被分类系统的分类

依据、等级、分类结果和特点,以及国家和地方层面植被志研编进展,指出了我国植被科学研究中存在植被分类

混乱、植被志研编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统一的植被数据库建设、植被家底不清等不足,提出了加快建立国家数字

植被大数据平台、进一步规范全国和地区植被志研编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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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是地球陆地表面所有植物群落的总和,是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对地球健康和人类福祉至

关重要。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如德

国、荷兰、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先后开展了全国性

的植被清查工作,出版了各自国家的植被志(植物群

落志或专著)[16]。近年来,建立全球植被样方数据库

成为全球植被科学研究的热点[7,8]。

  中国植被类型极其丰富,是全球植被类型较丰富

的国家之一。开展中国植被调查、分类和植被志研

编,对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了解中国植被的类型、
组成、结构、功能、分布和生态本底特征,服务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意义重大[9]。创建中国数字

植被大数据平台,可为全国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利用、
生物资源开发、中药资源开发、水资源开发以及生态

产业化等提供基础资料,同时可为全国森林植被保护

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保护及生态环境治理

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

1 中国植被调查研究概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植被调查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用文字记载植被知识最早的

国家[10],但是中国古代有关植被的知识主要记载于

文学作品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植被调查研究。

  我国零星的植被调查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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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早期的植被调查工作与植物标本的采集密切相

关。中国地域辽阔,植物种类丰富,深受中外植物分

类学者的关注。早在1643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就来到中国,对华

南、华东、西南等地植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集,并
于1655年完成《中国新图志》,其中包含了较多关于

华南、华东、西南等地植物的描述,并提供了大量的社

会与地理信息,这让早期以描述植物种类为主的欧洲

植物分类学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1]。此后,
国外学者或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大规模植物标本采

集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尤以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甚

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驻港领事汉斯(H.F.
Hance),他既是英国外交官,同时也是植物分类学

家[10]。他于1866年来到海南各地采集植物,发表了

一些新的植物种类。由于他交友广泛,很多到海南采

集植物的人都向他提供了大量来自海南的植物标

本[10]。在他去世时,他保存在香港的植物标本高达

22
 

437号[10]。自20世纪以来,国外植物分类学家或

传教士到中国采集植物标本的人数更多。例如,美国

人F.N.Meger曾分别于1905-1908年、1914年多

次到山西调查和采集植物标本;法国人Courtoris于

1906年对安徽植物和植被进行了广泛采集和深入调

查,曾著有《安徽植物名录》[12];1914-1935年法国传

教士E.Licent先后7次来过山西,并采集到大量植

物标本;1923年美国人A.N.Steward等曾到安徽祁

门、黄山一带进行短期考察和采集,并于1925年发表

了相关的考察报告[12]。1924年瑞典人 H.Smith在

山西的芦芽山、中条山、介休、垣曲及沁水的下川等地

进行考察,共采集到1
 

100种植物的标本4
 

500号,
并于 1926 年 发 表 了《山 西 中 南 部 植 物 种 及 其 植

被》[13]。然而,虽然外国人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植物

标本采集,但是与植被相关的记载仍很少。

  由中国学者开展的现代植物地理学与植被生态

学研究始于1918年。1918-1920年钟观光(1868-
1940年)教授对安徽黄山植物进行了调查,1920-
1930年间曾多次到太行山采集植物标本[12]。1925
年植物学家钱崇澍(1883-1965年)教授一边在清华

大学讲授植物生态学课程,一边从事植被科学研究,
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发表了《安徽黄山的植被和

植物区系初步记录》和《南京钟山岩脊的植被》,这是

我国近代植被科学研究最早的论文[12]。继钱崇澍之

后,清华大学李继侗(1897-1961年)教授在国内开

展了较广泛的植被调查工作,发表了《北京西山和小

五台山的森林植被》,该文对研究区域的植被进行了

垂直带的划分[10]。植物学家胡先骕(1894-1968年)
教授曾在中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植物资源调查

工作,涉及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地理研究。之后,王启

无(1913-1987年)教授在云南历经7年时间的考

察,发表了《云南植被的初步研究》,这也是开展云南

植被科学研究的首篇论文[14]。刘慎谔(1897-1975
年)教授在1930-1931年对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

至西藏进行考察,发表了《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

概况》,提出了东北、华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五大植

物地理区的划分方案,该文是中国植被研究早期非常

重要的论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0,11]。我国著名

的植物生态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侯学煜(1912-1991
年)院士是中国植被科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这一

领域 发 表 了 许 多 研 究 论 文[15]。1947 年,张 宏 达

(1914-2016年)教授对西沙群岛的植被进行考察,
发表了《西沙群岛的植被》,开创了中国南海地区植被

科学近代研究的先河[10,16]。郑万钧(1904-1983年)
院士于1938年发表了《湖南莽山森林之观察》。邓叔

群(1902-1970年)院士先后发表了3篇关于甘肃林

区及其生态、藏东高原的森林地理及中国森林地理纲

要的论文[10,15,17]。以上这些零星的植被调查工作,对
全面认识中国植被的调查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植被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查清我国植被资源

状况和农林业生产潜力,推动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与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联合组建了国

家或各省区的自然资源及植被综合考察队伍,对植被

和植物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考察,促进了全国植被科学

研究与发展。重要的是,华南垦殖考察(1952-1955
年)[15,18]、黄 河 中 游 水 土 保 持 考 察 (1953-1955
年)[15]、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1956-1959年)[15]、新
疆综合 考 察(1956-1959 年)[18]、甘 青 综 合 考 察

(1958-1960年)[15]、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

(1958-1961年)[15,19]、治沙综合考察(1959-1965
年)[15]、南水北调综合考察(1960-1963年)[15]、内蒙

古宁夏综合考察(1961-1965年)[15]、西藏地区综合

考察(1951-1976年)[20]、黑龙江省土地资源综合考

察(1973-1977年)[15]、南方综合科学考察(1984-
1988年)[21]以及2017-2018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22]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建

设、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土整治等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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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尺度上,钱崇澍等[23,24]发表了《中国植被

的类型》,出版了《中国植被区划草案》专著;侯学

煜[25]出版了《中国的植被》专著;在中国植被科学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出版了《中
国植被》巨著[15];中国科学院中国植被图编辑委员会

出版了两个版本的1∶1
 

000
 

000中国植被图,即
《1∶1

 

000
 

000中国植被图图集》[26]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 植 被 图 1∶1
 

000
 

000》(含 电 子 版)及 说 明

书[27,28],进一步缩短了中国植被科学研究与西方国

家的差距。1980年以后,我国大量的专业性和区域

性植被专著相继出版,重要的有《中国森林》(1-4
卷)[2932]、《中国森林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33]、《中国

森林群落分类及其群落学特征》[34]和《中国常绿阔叶

林:分类·生态·保育(表格数据)》[35]以及《中国植

物区系与植被地理》[36]等。

  在省(区)尺度上,研究人员相继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东的植被调查研究

工作始于1952年,主要是结合华南热带亚热带生物

资源综合考察、热带作物宜林地考察、防护林和水土

保持林的营造、荒山草坡的利用改造以及广东农业区

划等生产任务进行调查。1976年,广东省植物研究

所率先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地方植被专著———《广东植

被》[19]。侯宽昭等[37]出版了《海南岛的植物和植被

与广东大陆植被概况》;张宏达等[38,39]发表了《广东

高要鼎湖山植物群落之研究》和出版了《雷州半岛的

植被》;徐祥浩等[40]发表了《广东英德滑水山的植物

群落》;此后,张宏达[41,42]又陆续发表了《海南岛的植

被分类方案》和《西沙群岛的植被》。

  云南是我国植物和植被多样性最丰富的省区。
在老一辈植被生态学家吴征镒、曲仲湘、朱彦丞等教

授的主持领导下,云南植被编写组于1956-1961年

对滇南热带地区和滇西横断山系的植被进行了连续

清查;其后,又根据国家科学研究规划的任务,对云南

西北部、云南中部以及云南东南部等重点地区的植被

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云南东南部植被

类型及其分布情况》《我国热带地区植被的特点及其

利用改造问题》[14]。1960年,云南大学生物系生态地

植物研究室对云南植被开展了多区域研究,发表了多

篇研究论文,主要有《西双版纳大勐笼自然保护区植

被调查》《西双版纳勐崙自然保护植被调查》《西双版

纳大勐腊自然保护区植被调查》《西双版纳大勐养自

然保护区植被调查》和《景东无量山自然保护区植被

调查》等[14];1978年该研究室又发表了《滇西北横断

山区植被考察报告》[14]。1987 年,《云 南 植 被》出
版[14]。1990年之后,朱华等[4345]对云南、西双版纳

热带森林植被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

  四川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植被极为丰富,是我国

植被较丰富的省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植物和植被科

学研究开展较早的区域之一。我国著名的植被科学

和植物学家,如郑万钧、刘慎谔、曲仲湘、吴中伦、姜恕

等都在四川进行过多年的植物和植被科学研究,发表

了大量有关植物和植被的重要学术论文[46],如《西康

东部森林初步之观察》[47]、《中国南部及西南部植物

地理概要》[48]、《四川省西部山地的草甸和森林》[49]

等。然而,四川省大规模的植被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1960-1966
年,在原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领导及西南生物研究

所的主持下,四川植被协作组对四川东部地区的植被

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46],1966年初完成了“四川

东部地区植被类型”“四川东部地区植被区划”[46]。

1973年,为更好地开发植物资源,促进农业、林业、畜
牧业的科学布局和发展,四川植被协作组又对四川境

内的植被进行了大规模调查。1980年,四川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四川植被》专著[46]。1980年以来,以钟

章成先生为代表的诸多植被生态学者对四川常绿阔

叶林开展了广泛的调查以及定位研究,发表了《常绿

阔叶林生态学研究》著作[50,51]。

  与此同时,我国十多个省区都相继出版了植被专

著,如《贵州植被》[52]、《内蒙古植被》[53]、《青海植

被》[54]、《河 北 植 被》[55]、《湖 南 植 被》[56]、《福 建 植

被》[57]、《广东森林》[58]、《新疆植被及其利用》[18]、《台
湾植被》[59]、《陕西植被》[60]、《安徽植被》[12]、《山东植

被》[61]、《西 藏 植 被》[20]、《广 西 森 林》[62]、《吉 林 植

被》[63]、《山西植被》[13]、《辽宁植被与植被区划》[64]、
《广西植被志要(上、下 册)》[65]、《广 西 植 被(第 一

卷)》[66]等。上述植被调查研究成果为《中国植被志》
的研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 中国植被分类概况

  植被分类是依据植物群落特征与环境的关系,按
照一定的分类原则和等级系统进行逐级划分[3]。植

被分类的目的是根据统一的植被分类标准,准确识别

和划分植被类型,为植被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利用提供

科学依据[15,17,36,67]。我国近代植被分类的研究始于

20世纪20年代钱崇澍的研究工作[15],各学者先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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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多种植被分类系统,主要的分类系统如下。

2.1 侯学煜(1960)的中国植被分类系统(简称“60
方案”)

  (1)分类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植被》第一次较全面

地对中国植被进行了系统分类,在充分了解国际主要

植被分类系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据植被的

生态外貌、区系成分和生境特征等群落的综合特征进

行分类的方法[25]。

  (2)分类等级。

  “60方案”确定了植被型(Vegetationtype)、群
系(Formation)、群丛(Association)三级为中国植被

分类的主要单位,并在群系和群丛之上分别加入群系

组(Formation
 

group)和群丛组(Association
 

group)
两个辅助级。

  (3)分类结果。

  《中国的植被》所附的1∶8
 

000
 

000中国植被图

中包含137个图例,是当时最详细的中国植被图[67]。

  (4)分类系统的特点。

  “60方案”摒弃了当时国际上盛行的仅以外貌、
植物区系或结构单一等植被为分类依据,开创性地提

出了以群落的综合特征如生态外貌、区系组成和生境

等进行群落分类的方法,至今仍是植被分类的发展

方向。

2.2 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1980)的中国植被分类系

统(简称“80方案”)

  (1)分类依据。

  在“60方案”的基础上,“80方案”的分类原则进

一步明确提出了植被分类的植物群落学生态学原

则,明确了高级分类单位划分的依据偏重于生态外

貌,而中、低级分类单位划分的依据则着重于种类组

成和群落结构[15]。该系统的植被分类原则主要有植

物物种组成、外貌和结构、生态地理以及动态特征四

大原 则,不 同 的 原 则 往 往 对 应 不 同 的 植 被 划 分

等级[15]。

  (2)分类等级。

  植被分类的高级单位、中级单位和低级单位分别

为植被型、群系和群丛。在这3个分类单位上各设一

个辅助级,即植被型组(Vegetationtype
 

group)、群
系组和群丛组,根据需要可在每一个主要分类单位之

下再设亚级。

  (3)分类结果。

  在“80方案”中,对中国植被的分类结果包括10

个植被型组、29个植被型、54个植被亚型、93个群系

组、560个群系和亚群系。

  (4)分类系统的特点。

  “80方案”在采纳“60方案”的植被分类原则和等

级框架的同时,对“60方案”的等级系统、划分依据等

方面进行了完善:在植被型之上增加植被型组,而在

植被型之下增加植被亚型,在群系之下增加亚群系;
进一步完善了各级分类单元的具体划分依据;编制了

对应的植物生活型系统表和植物生态类型表;另行编

制了栽培植被及其分类原则和系统;有明确的植被类

型分类结果[15]。“80方案”在后来出版的绝大部分省

级和区域植被专著、植被考察报告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

2.3 宋永昌(2017)的植被分类系统(简称“2017
方案”)

  (1)分类依据。

  “2017方案”的植被分类依据与“80方案”基本

一致[17]。

  (2)分类等级。

  将高级单位调整为植被型纲(Class
 

of
 

vegeta-
tiontype)、植 被 型 亚 纲(Subclass

 

of
 

vegetation
type)、植被型组、植被型;中级单位调整为集群(群系

组,Collectivegroup)、优势度型(群系,Dominant
type);低级单位为群丛,在群丛之下设一辅助级基群

丛(Sociation)[17]。

  (3)分类结果。

  在“2017方案”中,对中国植被分类的修订结果

包括6个植被型纲、13个植被型亚纲、31个植被型组

和72个植被型。该方案在植被型下再按一定的地理

区域和有关的植物区系特征或次级生活型特征划分

植被亚型;在植被亚型之下再按优势种生态习性和标

志种划分为集群(相当于“80方案”中的群系组);依
据群落的优势种、共优势种或生态习性及标志种划分

优势度型(相当于“80方案”中的群系);群丛也是

“2017方案”中植被分类的基本单位。

  (4)分类系统的特点。

  “2017方案”对中国植被分类系统进行了较大程

度的修订。植被高级分类单位划分为植被纲、植被亚

纲、植被型组和植被型四级,能较好地展示群落外貌

由远及近的变化,同时也兼顾到环境梯度的变化规

律;将草原和草甸等统一归并到草本植被纲中,弥补

了“80方案”中的不足;该方案建议放弃“Formation”
(群系)一词作为中国植被分类的中级单位名称,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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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Dominanttype”(优势度型)或“Alliance”(群团)。

2.4 郭柯等(2020)的中国植被志植被分类系统(简
称“2020”方案)

  (1)分类依据。

  “2020方案”提出的中国植被分类系统修订方案

基本沿用“80方案”的植被分类原则、分类单位及

系统[67]。

  (2)分类等级。

  “2020方案”的植被分类系统的分类单位及相应

的英文名称分别为高级单位:植被型组(Vegetation
 

formation
 

group)、植被型(Vegetation
 

formation)和
植被亚型(Vegetation

 

subformation);中级单位:群
系组(Alliance

 

group)、群 系(Alliance)和 亚 群 系

(Suballiance);低级单位:群丛组(Association
 

group)
和群丛(Association)。

  (3)分类结果。

  修订方案包含9个植被型组、48个植被型和代

表自然植被的81个植被亚型。

  (4)分类系统的特点。

  “2020方案”对“80方案”植被分类系统的高级分

类单位及相对应的英文名称进行了修订,植被型组由

“80方案”中的10个减为9个,为了适应《中国植被

志》的编排需要,“2020方案”模糊了植被亚型、群系

组和 群 系 的 概 念,确 定 为 植 被 类 型 (Vegetation
 

type),并将其作为植被志各卷中的“册”,这不仅保证

了《中国植被志》研编工作的可操作性,而且也保持了

同一卷册中特定植被类型的完整性。《中国植被志》
编排体系中的植被类型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植被分

类单位,而是指具有相同建群种及相同优势类群(如
种、属)的植被组合,提出了植被类型的划分应遵循四

项原则[3]。

2.5 朗学东等(2021)的中国自然植被分类系统(简
称“2021方案”)

  (1)分类依据。

  “2021方案”在综合世界和中国植被的分类进展

基础上,以群落外貌、结构、动态、种类组成、成因和生

境为依据,提出了一个新改进的植被分类系统[68]。

  (2)分类等级。

  该分类系统中植被分类的基本单位是植被型、群
系(Alliance)和群丛,在植被型之上采取增设植被型

纲、植被型亚纲和植被型组,而在植被型以下不设过

多的分类辅助等级。

  (3)分类结果。

  该分类系统共划分为3个植被纲、7个植被亚

纲、12个植被型组和76个植被型。

  (4)分类系统的特点。
 

  “2020方案”建议群系的英文采用“Alliance”,而
不用“Formation”;将冻原、荒漠、沼泽只作为植被的

生长环境,而不作为植被类型看待;新增簇生叶类植

被亚纲和相关植被型,将竹类按高度归并到森林和灌

丛相关等级;此外,该分类系统根据分类原则,将草本

植被分成草原、草甸和草丛3个植被型组。

3 中国植被志研编进展

3.1 国家层面的植被志研编进展

  植被志(Vegegraphy)是基于大量的植被调查和

全面的群落特征(如群落外貌、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和

功能、地理分布和环境条件)描述,并对同类植被或植

物群落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志书[3]。70多年来,中国

植被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量的植被

研究报告和专著对中国植被进行了记载和描述,揭示

了中国植被的主要类群、数量特征和宏观地理格局,
勾绘出了中国植被分类和描述的初步纲要[15,27,28]。
然而,以往的植被调查缺乏统一的方法和规范,资料

共享程度低,缺乏可比性;各类植被专著对中国植被

的分类、描述和记载缺乏统一的编写体系和规范,植
被分类系统不统一,植被命名混乱;绝大多数文献对

群落特征的描述缺乏凭证样方,缺乏权威性的全国植

被类型目录和植被数据库,植被家底不清[3,69]。

  2008年在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

之初,《中国植被志》的编研就已被列为该实验室的重

点研究方向之一[70]。之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主持开展了《中国植被志》研编相关规范的研讨,2015
年在“《中国植被志》编研”项目的支持下,《中国植被

志》的研编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充分汲取国内外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项目

组于2020年发表了《中国植被志》研编的植被分类系

统、植被类型划分及编排体系等研编内容和技术规

范[3,67,69],为《中国植被志》的研编提供了标准和指

南。根据上述方案,《中国植被志》预计编写48卷

110册[3]。第一本专著《中国云杉林》已于2017年正

式出版[70],该专著耗时近9年,以样方数据为凭证,
量化地描述了中国云杉林的15个群系、75个群丛组

和132个群丛的基本特征[70],对每一个群系的描述

都包括地理分布、生境特征、群落组成、群落结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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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类型、建群种的生物学特性、生物量与生产力、群落

动态和演替以及价值与保育等方面,是一部十分完

整、规范的植被志书。

  《中国植被志》编委会已经启动了包括森林、灌丛

和草地等3个植被型组中10卷册植被志的研编工

作[71]。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植被类型在南北、东西间

的差异很大,随着研编工作的全面展开,研编技术规

范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显现出来。最近,项目组就

技术规范中以甄别“植被类型”为依据的志书卷册划

分原则、群落数量特征的呈现形式、文献整编以及植

被分类原则、方法和分类结果等事项进行说明、补充

和修订[71]。由于我国植被分布的范围辽阔、植被类

型极其丰富,中国植被志研编工作依然繁重和紧迫。
开展中国植被的全面清查、量化描述和数字化植被以

及加强植被科学人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3.2 地方层面的植被志研编进展

  在国家层面的植被志研编的推动下,地方层面的

植被志研编工作逐渐兴起。目前,海南省已全面完成

了《海南植被志》的研编工作,并出版了《海南植被志

(第一卷)》和《海南植被志(第二卷)》[10,72],《海南植

被志(第三卷)》也即将出版。3卷共记录了7个植被

型纲、23个植被型和295个植被类群(群系),描述了

每个类群的群落组成、结构特征以及在海南的地理

分布。

  《山西植被志·针叶林卷》于2014年出版,该专

著对山西省针叶林中16个群系的研究进展、演化史、
地理分布、生境条件、优势种群生态特征、群落生态特

征以及开发利用与保护进行了系统论述[73]。

  2018年12月,云南省科技厅和云南大学联合举

办“《云南植被志》研编”启动会及学术研讨会,研讨会

由沈泽昊教授主持,项目合作单位有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

林业规划院的专家和研究生共40余人参加。2021
年10月,在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的领导下,召开

了云南省基础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云南植被志》研编

及云南植被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启动会,极大地推

动了云南植被志研编工作的开展。

  《广西植被志要(上、下册)》[65]是《广西植被志》
的雏形,以群丛、群系、群系纲、植被型作为主要的分

类等级。该书采用的分类系统包括6个植被型、22
个群系纲,记载了376个群系和670多个群丛。广西

是我国植被类型较丰富的省区之一,已初步统计的植

被群系数达1
 

020个[74](包括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

2021年8月,广西科学院、广西大学在桂林市组织召

开《广西植被志》研编启动会,为加快《广西植被志》研
编达成了许多共识,推动了《广西植被志》研编工作的

发展。

4 中国植被调查和植被志研编存在的主要

问题

4.1 植被调查缺乏统一的方法和规范,资料共享程

度低,缺乏可比性

  植被调查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许多植被类型

仅分布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之中,给群落的清查带

来诸多困难。目前,植被调查的方法缺乏统一和规

范。《中国植被志》编委会认为,植被志最显著的特点

是充分反映各级植被单元的群落数量特征,并要求森

林植被按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分别给出群落特

征,如乔木层要给出每个组成种的频度、平均密度、平
均胸径、平均树高、平均胸高断面积和平均重要值等,
灌木层要给出种类、频度、平均密度、平均基径、平均

高度和平均重要值等,而对草本层要求给出种类、频
度、平均密度、平均盖度、平均高度和平均重要值

等[71]。纵观 全 国 或 各 省 区 已 经 出 版 的 植 被 专

著[12,14,15,18,19,52,56,57,60,65],极少有这样完整的群落数量

特征描述。此外,不同植物群落的样地重复数也很少

能满足要求;不同的植被调查者对群落的调查仔细程

度各异,这将严重影响以相对值表示的重要值的准确

性。因此,已有的植被调查数据确实很难实现数据共

享和可比性。

4.2 植被分类系统不统一,植被命名混乱,极少采用

数量分类

  植被分类是世界植被科学研究中备受争议的问

题之一。由于世界植被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区

域分异性,自然也会出现植被分类方案的多样性。中

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间植被类型和组成差异很大,
植被分类系统不统一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广

西。已出 版 的《广 西 森 林》[62]、《广 西 植 被(第 一

卷)》[66]、《广西植被志要(上、下册)》[65]均采用不同

的分类系统。在我国,植被类型命名混乱的现象也比

较突出,例如,南亚热带分布的常绿阔叶林,在《中国

植被》和《云南植被》中称季风常绿阔叶林[14,15],在
《福建植被》中称南亚热带雨林[57];又如以草本植物

为优势的植被,在《中国植被》中称灌草丛[15],《山西

植被》《安徽植被》《辽宁植被与植被区划》等称草

丛[12,13,64],《广东植被》称热带草原和亚热带草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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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植被》称草坡[59]。《中国植被志》编委会认为,
《中国植被志》描述的主要对象是植被分类系统的中

级和低级分类单位,数量分类方法是保障植被分类方

案合理性的重要手段[71]。但在全国和各省区已有的

植被专著中,极少采用数量分类方法对中、低级分类

单位进行分类,这将严重影响植被分类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4.3 缺乏权威性的全国植被类型目录和植被数据

库,植被家底不清

  许多发达国家在全面完成国家尺度的植被清查

后,出版了植物群落专著,编制了各国植被类型目录。
在国际植被科学协会(IAVS)和欧洲植被观测组织的

共同推动下,“全球植被样方数据库索引”平台[75]建

立。其后,在“全球植被样方数据库索引”平台[75]、
“欧洲植被档案”[76]以及美国的“植被库计划”(Veg-
Bank,http://www.vegbank.org)的基础上,德国整

合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建立了全球各地的112万个

植被样地的“整合样方数据库”,这对了解欧洲和全球

植被家底,增强全球植被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虽

然中国植被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大量

的植被专著,但是目前仍缺乏权威性的全国植被类型

目录和植被数据库,关于我国有多少植被群系、群丛,
它们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发挥着怎样的生态服务和

功能等尚不清楚,植被家底、生态家底不清的状况仍

然存在,这将严重影响全国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健康发展。

5 展望

  植被清查和植被志研编是植被保护与利用的基

础。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先后开展

了全国性的植被清查工作,采取统一的植被分类系

统,建立国家、区域和全球植被样方数据库,并强化植

被样方数据库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差异大,植被复杂多样,独特

性鲜明,全国性的植被清查、分类和植被志研编是一

项重大的科学工程,而植被清查和植被分类是专业

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工作,更需要采

取统一的清查方法、一致的分类系统和规范的研编体

系。在植被清查方面,植被类型的识别与动态监测是

难点,后续应加强卫星遥感和近地面遥感技术在植被

调查与监测方面的应用,力争在植物物种和植被类型

识别上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植被类型的遥感精准识别

和全天候动态监测。在植被分类系统方面,应考虑科

学性与应用性、理论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避免因强

调科学性而忽略应用性,强调应用性而又忽略科学

性。在植被志研编方面,核心是植被分类的中低级单

位,应将自然植被与人工植被区别开来,规范中低级

单位的分类标准和方法。自然植被中的群系以群落

优势种分类,群丛采取数量分类,而人工植被比较简

单,可采取群落优势种分类。在植被志的研编与应用

中,数字植被平台的建立是关键,数字植被大数据资

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不仅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生

态文明建设,而且也是诸多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数字植被大数据平台应包括基于植被样方的群落数

据库和大数据深度挖掘与模型模拟运算库,支持植被

多源数据整合、共享应用的标准和方法,实现植被类

型数据与生物、地理、气象、遥感、环境、资源和国民经

济等跨领域数据整合,形成完整的共享数据集或图

集,建立以植被保护和生态安全为核心,包括对海量

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精准分析、高效使用的综合大数

据系统,面向政府和社会提供标准化、可视化服务,促
进我国植被保护修复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服务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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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project
 

to
 

carry
 

out
 

national
 

vegetation
 

inventory,classification
 

and
 

veg-
egraphy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ystematic
 

con-
trol

 

of
 

mountains,rivers,forests,fields,lakes,grass
 

and
 

san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In

 

this
 

article,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vegetation
 

survey
 

in
 

China,the
 

classification
 

basis,

grades,resul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s,and
 

the
 

progress
 

of
 

vegegraphy
 

compilation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are
 

introduced.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shortages
 

in
 

veget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such
 

as
 

confusion
 

of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imperfect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system
 

of
 

vegegraphy,lack
 

of
 

unified
 

vegetation
 

database,and
 

unclear
 

vegetation
 

backgrou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digital
 

vegetation
 

big
 

data
 

platform
 

and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compil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vegetation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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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digital
 

vegetatio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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